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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茂、高金荣的天塌了。从
他们的儿子小猛被偷走的那一天
起，他们塌陷的人生再也无法完整。

那一天，是 1992 年 1 月 31 日，
农历腊月二十七。

王树茂家住盐山县大边务村，
和高金荣结婚后，两人有了一儿一
女。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四口之家，
儿子叫小猛，长得虎头虎脑，是父
母的掌上明珠。还有三天就过年
了，一家人不断地忙碌着，贴春
联、扫院子、蒸馒头……一些孩子
在街巷里玩耍，迎着风跑进跑出，
这其中就有王树茂的儿子小猛。

天黑了下来，忙碌告一段落，
高金荣才发现小猛没进家门。

孩子玩得忘了回家是常事，高
金荣并没有着急，扯着嗓子在房前
屋后喊了一圈，以为会把小猛喊回
家。谁知，夜色深浓，小猛依然不
见身影。

两口子找街坊四邻去问，都说
没见到。最后问到跟小猛一块玩的
孩子，那个孩子一句话给了两人一
个霹雳：有个穿绿大衣的男人把小
猛抱走了。

小猛被人偷走了。在鞭炮不时
炸响、炉灶飘香的腊月二十七。正
好是小猛的 5 周岁生日这一天，小
猛没能吃上专门为他蒸的花糕。

尽管全村人出动寻找小猛，尽
管派出所、刑警队介入一路调查，
但是小猛从此杳无踪迹。

将近30年的时间里，王家人不
能过年，不能提过生日这几个字，
一到过年就想起这个失踪的心肝。
泪流干了，钱花光了，嗓子哭哑
了，小猛一直未能找到。

高金荣几度精神崩溃，王树茂
含悲寻子，他遭遇过诈骗和欺凌，
睡过马路和桥洞，走投无路的时
候，恨不得一头撞死在路边。儿
啊，小猛啊，你被拐到了哪里？离
开了父母的你会不会夜夜哭醒？会
不会挨打受骂？

许多问题不能想，一想两口子
就要疯魔。白天压抑着，操持劳
作，只是每每睡梦中，高金荣都止
不住呼喊出声：小猛，小猛……伸
手摸摸床边，才惊觉，小猛丢了。

“我梦见小猛哭着找妈妈。”高
金荣哭得肝肠寸断，浑身颤抖。

20多年前，技术条件有限，没
有监控视频，消息传播渠道也不如
现在发达，这都给破案带来了极大
困难。一晃20多年过去，失踪的小
猛成了王树茂两口子的疤痕，也成
了民警心中的疙瘩。

2018 年 4 月，盐山公安局民警
找到沧州红心志愿服务协会创始人
王红心，讲述了小猛丢失的事，希
望她发动志愿者帮忙寻找。

面对着王红心，高金荣哽咽难
言，脑子里依然是20多年前定格的
画面：“小猛头发黄，皮肤白，大眼
睛，后脖子发际处有一个小黑痣。
他被抱走的那天，穿绿色裤子，带
花棉靴子，他有一个小他一岁的妹
妹，两人天天在一块玩……”这些

话岂止说了数百遍，说一遍高金荣
的心就撕裂一次，“找不到他，我死
都闭不上眼。”泪眼对泪眼，王红心
的心像被人重重揪了一把，“我也是
个母亲，我明白每一个被拐孩子的
背后，都有一个痛苦不堪的家庭。”

她和民警重新开始了调查走
访。一天，他们得到一个线索，在
天津有一个“疑似”小猛的男子。
他们数次赶往天津，查档案，找信
息，采血样，历尽曲折，DNA比对
结果却是“不符合遗传学规律”。

他们走访周边村庄，看看能不
能找到“嫌疑人”的线索，曾被劳
教过的杨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杨
某有过拐卖妇女的案底。他们从劳
教所查找杨某的情况，又通过有关
部门寻找杨某落脚的地方，动用多
地力量找到杨某，但最后确定“杨
某没有作案时间”。

他们听说山东省公安厅刑侦系
统有位画像专家，可以给被拐的孩
子画出成年后的人像，王红心带着
王树茂夫妇又驱车济南，请他帮忙
画像，随后又将画像与王树茂夫妇
及“寻家的宝贝”进行比对，但依
然没有任何结果。

他们又求助中央电视台，希望
通过《等着我》寻人，但因线索过
少，节目组爱莫能助。

河南汝州有人提供线索，他邻
居抱养的儿子跟“宝贝回家”中的
小猛很像。王红心又联系汝州公安
部门，通过采血样比对，也排除了
是小猛的可能。

四年时间里，山一程水一程，
上至公安部、省公安厅，下至乡镇
派出所，王红心一直在寻找小猛的
路上奔波。

在她 30 多年的志愿服务活动
中，她和志愿者们不知帮过多少
人，也不知解决过多少天大的难
事，但是从没有一件事，让她这样
焦灼到百爪挠心寝食不安。出差途
中，开会学习时，只要见到同行或
妇联的同志，她都要把小猛的情况
诉说一番。她还建了“寻找王小
猛”微信群，把办案民警、志愿
者、刑事技术人员等都拉了进来。

她把能想到的办法都想到了。
为了增加找回的几率，她请求有关
人员再次采集王树茂的血样，将他
的Y数据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
里，以增加比对几率。她甚至想到
了用最新“颅像重建”技术，寻找
小猛……上穷碧落下黄泉，每一个
线索都给了他们微渺的光亮，但最
后又都沦为一片黑寂。

希望、失望，失望、希望……
但从来没有绝望。

“哪怕走遍天涯海角，哪怕大海
捞针，我们也会找下去。”

高金荣无数次对着苍天一遍遍
呼喊：小猛，你在哪里？小猛啊，
你回家吧！现在，这呼喊声里，又
加入了许多人，他们是执著的民
警，热心的志愿者，好心的陌路
人，他们都在一起努力呼喊：小
猛，你在哪里？小猛啊，你回家吧！

寻找寻找王小猛王小猛
彭 玲

冬冬天的童话天的童话
吕 游

在一位同学父亲的葬礼上，遇到
了久未谋面的一位同学，他看到我很
惊喜的样子。当他得知我在镇卫生院
工作的时候，吃惊与惋惜之情溢于言
表。他十指交叉抱于胸前连连说:

“真没想到，可惜，太可惜了！当初
你是我们的偶像呢！”我被他的表情
逗笑了，说:“有嘛可惜的，我这不
是建设家乡吗？”

我们共同的家乡是秦村。在我们
懵懂的童年，我们以自己是秦村街的
人而自豪，作文里常常会写“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
好。”在我们青涩的少年时代，好好
学习的主要动力是“考出去”，希望
读书改变命运，跳出农门，走出小
镇。很多农村学子以秦村中学为起
点，走向了世界各地，在各个国家和
城市里扎根，在不同的领域建功立
业，成为家乡的骄傲。

我是靠读书“跳农门”的“70
后”大军中的一员，曾是秦村中学的
荣耀，在无数艳羡中走出小镇的时
候，我也没想到我会再回来——我毕
业后分配到了离家几步之遥的秦村医

院。合乡并镇、合村并校之后，镇政
府迁走了，寄托了秦村两代人希望的
秦村中学人去楼空。我现在工作的秦
村镇中心卫生院，也不是当初的秦村
医院，在离生我养我的秦村街 10 多
公里的镇政府所在地。现在的秦村
镇，有了长足发展，已经不是我们当
初的秦村镇了。

儿时的秦村镇，就是我们口中的
秦村街，通天河环抱着从东到西秦
一至秦五五个村。镇上有几千口
人，很多姓氏，但没有一家是姓秦
的。常常会有人奇怪：“秦村，到底
是村还是镇？没有姓秦的，为什么
叫秦村？”据说因当年秦叔宝曾在此
驻兵而得名秦村，叫村，是地地道
道的小镇。

秦村人爱练武术。我小的时候街
上是有武馆的，放学之后很多同学都
去练武，我也曾跑去看热闹。齐景春
老爷爷的一缕长髯里藏着让我们无比
好奇的传奇故事，他的得意弟子以一
敌十的故事也被我们津津乐道。每个
孩子都有一个大侠梦，但坚持下来的
不多，很多人都会两下，也就会两

下。练武术的小孩，会在“六一”儿
童节时上台表演，也常常成为元宵节
的舞狮明星。闹元宵最热闹的是舞
狮。在锣鼓点与鞭炮声中，拿着绣球
的小伙，一个跟头翻上高高的桌子，
扮狮子的也不甘示弱，蹿上桌子，引
来一阵喝彩，再摆几个搞笑的造型，
引得人们哈哈大笑。

秦村历来尚武重义，秦村的男人
特别爱拜盟兄弟。有人编笑话：俩不
认识的秦村人上公厕，有一个人没带
纸，另一个人给了他一张手纸，上完
厕所俩人就拜盟兄弟了。很多盟兄弟
是在儿时就拜下的，一生亲密，彼此
家人之间也互相扶持，不是亲兄弟胜
过亲兄弟。也有一些盟兄弟是酒席饭
桌名利场上拜的，热热闹闹开始，热
热闹闹结束，赶完一场又一场。男人
喝了酒就爱吹牛，最流行的说法是：

“兄弟，有嘛事言语！包在我身上，
没咱办不了的事！咱跺跺脚，秦村的
四个角都乱颤！”

秦村的女人爱赶集，不买东西也
要到集上逛一逛。农历逢一、六在大
街赶大集，中秋、除夕、元宵节在老

街赶小集，隔三差五哪个村组织就在
哪个村赶个会。

赶大集的时候，吃穿用度、牲畜
农资等从二村一直摆到四村，沿街的
店铺也备足了货，生活所需应有尽
有。农忙时临近中午就散了，农闲时
从早晨一直赶到下午。嫁到外村的姑
娘常选在集日回娘家，为父母和自己
买点生活所需，若遇到以前要好的小
姐妹，就站在大集上白话一阵。青年
相亲也在大集上远远看一下，叫“侧
见面”，彼此中意再安排正式的相
亲。现在赶大集的大街，是上世纪80
年代修的，是镇上的第一条柏油路，
它见证了秦村街的繁华，也见证了秦
村街的衰落。

小集上只卖吃食、鞭炮、纸钱等
节日所需，赶一早晨就散去，各自回
家过节。我不知道如今只赶小集的老
街赶过多少年大集，满足过多少代人
的需要。我记得奶奶每年都去老街上
请灶王爷，记得爸妈给买的糖葫芦和
大甘蔗，记得自己去买过年画，记得
卖鞭炮的好像一直在放鞭炮，虽然是
在一个角落，但整得半条街都是浓浓
的火药味。

赶会的时候，有时是请戏班，有
时是请杂技马戏团，有时是请歌舞
团，搭了棚子围上栅栏卖票演出。
说是卖票，其实很多人家的票是送
的。秦村的七大姑八大姨姑奶奶们
接到邀请都高高兴兴来赶会看戏，
商贩的摊位连摆好几天，都可以好好
赚一笔。

我的父母都已经退休，早在城里
买了房子，可还是愿意住在村里，我
常回家看看。我家就在大街上，多年
来极少去老街。因为健康扶贫，我又
去了老街，重走了那一条条小胡同。
路过我们当初的校园，儿时的记忆一
下子清晰起来。那一座座老房子，一
条条小胡同，宛如初恋，依然在那
里，但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老房子
里住着的长辈，还叫着我的乳名，依
然过着清贫的日子，他们说：“现在
政策真好！”

我是听着村支书猫爷爷的大喇叭
广播长大的，曾经很讨厌他总在清早
打断我的好梦。现在想来，没有哪一
个播音员能像猫爷爷，草稿不打一
个，就能把国家政策、热点新闻说得
头头是道，家长里短、大事小情讲得
那么生动有趣。如今，打了半辈子离
婚一次也没成功的猫奶奶不在了，
听说猫爷爷也不那么健谈了，我竟
很怀念那一句“三村的老少爷们注
意啦”！

现在走到哪都能买到好吃的包
子，最难忘的还是大青伞下姬家包
子，再也听不到白色蒸气中底气十
足能传二里地的那一声“包子——熟
啦——”

曾经跺跺脚秦村四个角乱颤的男
人，如今口角流涎，一走一颤。

在外的兄弟姐妹们注意啦！趁
父母还在，常回家看看吧！趁年华
正好，村庄还在，多为家乡做点事
吧！

走不走不出的小镇出的小镇，，回不去的家乡回不去的家乡
齐晓岚

星期天，我们一家人的微信群热
闹起来，刚过完 80 岁生日的老父
亲，在群里发了他拍摄的快手：一盆
盆盛开的三角梅、串红、蝴蝶兰……
红的、粉的、黄的，映着老父亲的白
发与沧桑的脸。

父亲眼不花、耳不聋，脑子依然
好用，玩手机现在比我们溜儿。父亲
喜欢学习，喜欢接受新鲜事儿。一辈
子在农村摔打刨食，苦也好，甜也
罢，父亲一直在创造希望和美好。

老师眼中，父亲聪明好学，但因
家庭原因，只上到高小。虽只有高小
学历，回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写得一
手好字，算得一笔好账。父亲家中排
行老大，奶奶常生病，那时献县四十
八村常闹水，在又一次洪灾后，父亲
不得不辍学。尽管老师多次登门劝
学，父亲还是与上学绝了缘。母亲在
世时常唠叨，学习比父亲差很多的某
某同学上了大学，后来怎样怎样，但
父亲口中从未流露过一句埋怨爷爷奶

奶、或是羡慕上大学的话。但从父亲
在穷日子里供我们姐弟上学的坚决
中，我们能体会出父亲内心的遗憾。

上世纪 70 年代，泛区不富裕，
供 6 个孩子上学，对农村家庭来说，
就压力山大。但父亲对每个孩子都是
这样叮嘱：“只要你们自己愿上，我就
供你们，考多高供多高。”供我们上学
的费用，很长时间，是父亲走街串巷
收破烂儿挣来的。我们当时不清楚其
中的辛苦，直到有一天，比父亲小十
几岁的邻居出去收破烂儿猝死外村。

后来父亲跟着姑父和二叔他们去
天津郊区盖房，父亲体力不够，也没
盖房手艺，就负责给盖房队的 20 多
口人做饭。二叔后来说：“你爹供你
们上学不容易，他在地上睡觉，一分
钱在外边都不舍得浪费，一个人忙活
20多口子的伙食，受的那个累！”父
亲没倾诉过他的苦、他的累。那时农
村有些家庭重男轻女，父亲也可以像
其他乡亲一样，不供我们姐妹，但父

亲对我们所做的，就是支持。我拿到
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立刻骑自行车
跑 30 公里回家向家人报好消息。弟
弟去通知正在耠地的父亲，父亲地没
耠完，套上驴车往家赶，欢喜掩藏不
住。我们姐弟陆续考学出来，一张张
录取通知书，是父亲的补偿和安慰。

父亲是地道的农民，但我上高中
时，老师要求设计制作手抄报，我的
那份手抄报是父亲帮我设计抄写的，
父亲把我引上了当记者的路。工作
后，每次回家，父亲总忘不了提醒

“早点回去，别耽误了公家的事”。
除了读书，家中农活，我们也都

下地干。工作后在不同城市上班，都
会想法儿租一块或在小院里种一片地，
劳动与收获中，感恩大自然厚赐，感恩
国泰民安，感恩父母供养。父亲也一
直种菜养花直到现在，每次回家，摘
两根瓜，掐一把尖椒，割半畦韮菜，
一锅热气腾腾的包子出笼，微辣的小
青椒蘸酱，浓浓的家的味道。

“读书不贱，守土不饿”，耕读传
家，像许多中国父母一样，这理念渗
在父亲血液中，成为最自然的选择与
传承。现在，父亲仍以他对生活的热
爱、对新事物的追求，影响着我们。

好多人都知道宝石叔有块宝
石，都想从他手里淘换走，宝石
叔任谁来出天大的价也不出手。

说起宝石叔的宝石还真挺传
奇的。宝石叔是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老实巴交，不耍奸不蹭滑，地
里收成不好，逼得他跟村里人跑起
了古董生意，开始走南闯北，走
街串巷收集老旧器皿钱币玉石书
画，贩到城镇古董市场出售。宝
石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

宝石突然就出现在了宝石叔
的古董摊上，究竟怎么来的，宝
石叔不说，也没人知道。

人们第一回知道宝石叔藏有
宝石是在北京的潘家园古董市
场。当时宝石叔租了块地儿摆
摊，摆着摆着他的摊便被围了个
水泄不通，因为有个老外看中了
他摊上的一块石头，要出大价钱
买下来。

宝石叔死活不卖，老外变着
法儿地想买。价钱越抬越高，宝
石叔死抱石头不肯卖。

有识货的人偷偷劝宝石叔及
时出手，别囤在手里卖不出去了。

宝石叔的犟脾气上来了，摊
上的东西随便挑随便选，任谁说
就唯独抱着石头不撒手。

打那一回，宝石叔藏着宝石
的消息不胫而走，找上门来的各
路人马络绎不绝，几乎掏空了宝
石叔的所有藏宝，却始终没能带
走他的宝石。

虽说人们的到来使宝石叔的
日子宽裕了许多，但宝石叔仍继
续走街串巷在民间搜罗各种各样
的大小古董，不断充实自己日渐
空虚的藏宝室。随着人来人往，
宝石叔的阅历和地位提高了不
少，在收藏界也变得小有名气。

让他更有名气的是几次鉴宝
的经历。从潘家园回来，县电视
台的一个鉴宝栏目组找上了他，
非让他拿出宝石去鉴定一下。起
初他说什么也不肯，结果栏目组
动用了各种关系跟他打起了各种牌
来说服宝石叔，无奈之下，宝石叔
带着他的宝石走进了鉴宝直播室。

经过各路专家的仔细鉴赏推
敲，宝石是宝石无疑，只是形成
年代及材质因专家水平有限未下
定论，加上宝石叔在说起宝石来
历时仅说是朋友寄存在他家的，
至于是谁他不肯告知，宝石的来
历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栏目组专家未能解开宝石之
谜，纷纷邀请更高级别的专家来
鉴宝。宝石叔的宝石的价位被抬
得越来越高，而他渐渐阻止了各
种私人的鉴宝行为，把宝石藏了起
来，谢绝了一切毫无意义的参观。

宝石叔接到了省级鉴宝节目
的邀请，这次他没有犹豫，带上
宝石在亲友的陪同下参加了，说
实话他也想知道自己手中的石头
到底值多少钱。

鉴定结果出来了，宝石确实
是石头不假，至于材质和出土年
代有待考证，不过当场有人给出
了更高的价钱想要买下来，宝石
叔仍不肯出手，尽管他的儿子小
石头正准备着结婚的大额彩礼。

宝石叔从省城回来的路上悻
悻地跟亲友们说，别以为有块石
头是件好事。

果不其然被他说中了，派出
所民警的出现给他的家庭带来了
恐慌。宝马叔被带走了，家里笼
罩在阴霾里。

很快没过多久，宝石叔被放
出来了，既没挨打，也没受罚。
宝石上交给了博物馆，还得到了
一笔奖励金，来历交代得清清楚
楚：潘家园路边顺手捡来压摊布
用的。

献出宝石的宝石叔家门口清
静多了，他仍会走街串巷地去收
古董，但没以前畅销了。

走在街上，总有人在他背后
指指点点，有人说他傻，也有人
说他大智若愚。他无所谓，随你
怎么说，从不辩驳。

直到宝石叔的儿子小石头结
婚的那天，当着宾客的面，宝石
叔才跟小石头和儿媳妇说了一番
话:“有些财可以发，有些财不
能发。就比方说我那块石头，明
明是路边捡的，给我一块钱也是
赚头，为什么我不卖呢，因为我
觉得物超所值，咱不能糊弄人。”

现场宾客听了，内心想法还
是各不相同。

别人怎么想怎么说，宝石叔
不管，让他最欣慰的是，儿媳妇
给他敬茶时喊爸喊得可脆生了。

怀怀璧璧
赵艳宅

父亲的新“手艺”
刘彦芹

给太阳加一条地平线
就有了汉字的模样，就是簇新的
地平线竖起，太阳就成了一根棒棒糖
黎明就是甜的，阳光也是甜的

藏猫猫的柳叶，会不会
真的就蜷缩成猫咪，睡在
秋千般的柳枝上，北风一推
就醒来，探出头的那一瞬
一片雪花就抓住猫耳朵般的嫩芽

要藏好啊，北风是个嘴馋的小家伙
嘴里长满獠牙

我想把太阳也藏好，放进
院子中央的雪人里面
雪人就有一颗甜甜的心了
那它会不会化掉，早早离开我
冬天就失去心爱的玩具了

麻雀在唱歌，它们本身

就是一群快乐的音符
这只灰色的曲子，有着跳动的音节
比炊烟的嗓门还要高八度
我唱不上去，一个人坐在低矮的屋子里
火炉温暖，读那本童话

我睡着的时候，星星挤在一起
它们的影子穿过冰这扇水晶的门
变成了那群小鱼，大地也是一扇门
冬天总是关不严实，有一条缝
挤进去的星星，变成了种子
它们睡着，和我做伴
在最黑的日子，做着最亮的梦

流星在冬夜擦燃了一根火柴
那时，一个小女孩儿正经过天空

汉诗

▶喜乐年华（工笔画）
刘砺华 作

▲寸草春晖（工笔画） 张立强 作


